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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云的童年书写

———论苏区红色儿童歌谣的创作特点

杨　宁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要：红色儿童歌谣是苏区时期出现的红色文艺的一种类型。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红色儿童歌谣具有

鲜明的革命化倾向；同时，由于儿童文学的独特性，红色儿童歌谣又表现出明显的儿童化倾向。历史风

云的时代使命和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的传统根基使红色儿童歌谣呈现出革命化和儿童化两种不同倾向的

制衡与融合，并于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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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区红色儿童歌谣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儿童歌
谣的一个独特类型。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

间，在苏区形成的 “红色文艺”中歌谣类的文艺

创作。由于其鲜明的革命性特征，被冠以 “红色”

二字。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国共之间的残酷对峙，

使苏区的红色文艺总体上以宣传、号召革命为主要

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史料中得到证

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委员部在１９３３年
发出的 《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第

四号训令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在目前一切给予

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

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

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１］

这种自觉配合战争需要的革命意识同样也存在于当

时苏区的文学创作领域。这就形成了苏区歌谣的红

色倾向，也使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从革命化、历史化

的层面去分析、解读苏区红色歌谣，把握当时的历

史风云变化。例如，“形象描绘苏区人民生活点滴

的红色歌谣，成为苏区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

点。”［２］ “红色歌谣就是现代革命歌谣，其主体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所领导的各个革

命根据地产生的革命歌谣。”［３］这样的解读无疑是

合理的。不过，红色儿童歌谣毕竟不同于苏区其他

的红色文艺创作，“儿童”两个字明显地指出了其

文学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红色儿童歌谣必然要在

儿童化方面做出一定的倾斜。所以，苏区时期的红

色儿童歌谣就在红色的历史风云和儿童文学的童年

书写之间寻求着一种平衡，形成了革命化和儿童化

两种不同倾向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融合。

一、革命意识与儿童化的表达方式相结合

（一）在歌谣里融入大量的革命词汇表现成人的

思想意识

歌谣以儿童化的表达方式融入了宏观的、充满

政治色彩的革命词语，例如 《共产儿童团歌》里

的 “革命精神”“工农子弟”“资本家”；《儿童节

歌》里的 “革命战争” “红军”；《儿童团》里的

“白军”“暴动团”；《亲爱》里的 “土豪”“分田

地”；《来来来》里的 “苏维埃”等等。以儿童化

的表达方式来表述成人社会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红色

儿童歌谣的首创，回顾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

史，叶圣陶、张天翼等人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被誉为中国现代童话开山之作的 《稻草人》

实质上是叶圣陶 “直面灰色人生”的创作理念的

体现。叶圣陶在这篇童话里向儿童展示了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初中国风雨飘摇的黑暗社会。但是，他明
确地意识到这篇童话的读者是儿童，必须考虑到儿

童的接受心理和接受能力，所以他在 《稻草人》

里设置了一个儿童熟悉并且喜欢的稻草人形象，通

过稻草人的视角来揭示社会的黑暗。这个稻草人形

象的出现，拉近了童话和儿童读者之间的距离，也

符合儿童对童话的期待。张天翼的童话 《大林和

小林》是继 《稻草人》之后中国现代童话史上的

又一力作。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政治意识的

张天翼借 《大林和小林》向儿童描述了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初中国两大阶级的严酷对立，巧妙地以儿童化

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个宏大的政治主题。他以两个

孪生小兄弟大林和小林为童话主人公，通过夸张和

游戏的形式来揭示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他

在儿童化表达方式上的努力，使得 《大林和小林》

超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今天仍然赢得

了不少儿童读者的喜爱。

（二）塑造具有革命意识的儿童形象

一般说来，塑造符合儿童天性的儿童形象可以

增强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校园小说的盛行可以证实这一点。从秦文君的 《男

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到杨红樱的 《淘气包马

小跳》系列，校园小说以其生动活泼的儿童形象吸

引了大量的儿童读者。红色儿童歌谣也不例外，这

些歌谣塑造了大量的儿童形象，不过，在刻画儿童

的活泼天性的同时，红色歌谣还在儿童形象身上注

入了鲜明的革命意识，使红色歌谣里的儿童形象呈

现出儿童化和革命化的统一。例如 《儿童团》里的

背根小木杆站在路口盘查路人的认真负责的儿童团

员；《响起鞭炮来欢迎》里的拍着小手站在门前欢

迎红军到来的小哥俩。以 《三岁长得高》为例：

三岁伢仔长得高，

骑着竹马挂腰刀。

去哪里？

去山里，

做什么？

打白匪。［４］６５

孩子天生是喜爱游戏的，在游戏中孩子可以

体会到想象的快乐和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乐

趣。这首歌谣通过 “骑着竹马”“挂着腰刀”的游

戏场景，让孩子在幻想的世界里展现自己的力量，

满足了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既表现出孩子天真稚

拙的特点，又巧妙地融入了革命内容和革命意识。

游戏中的孩子想要做的事情不是通常意义的冒险、

寻宝等等，而是符合那个特定的重要任务———打白

匪。歌谣向孩童宣扬的英雄，不仅仅是那种满足强

烈的自我意识的英雄，而是响应革命号召、投身革

命的英雄。所以，“三岁伢仔”身上综合了儿童的

天性和革命的意识，儿童的游戏也因此融入了革命

的色彩。这既契合了儿童对儿歌的接受心理，又顺

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对儿歌的特殊要求。

（三）保留儿歌特有的节奏感，呈现儿童化的

倾向

除了塑造特定的儿童形象之外，红色儿童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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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重儿歌的节奏感和革命思想的宣传之间的配

合。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独特性使孩子对具有明显

节奏感的声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周作人在从事民

俗学研究时，就曾提到一首早已不知其义的童谣：

“狸狸斑斑，跨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

他说这首童谣由于脱离了其产生时特有的语境，所

以人们无法从内容上去解释它的意义，可是这并不

影响孩子对它的喜爱并乐此不疲地传诵。究其原

因，这首不知其义的童谣正是以鲜明的节奏感吸引

了孩子。红色儿童歌谣也是如此，从儿歌的节奏感

入手，通过儿歌朗朗上口的节奏表现儿歌的魅力并

吸引孩子的注意，同时在这种充满乐趣的形式中融

入革命的思想。在例如 《儿童节歌》的第二节：

儿童节，儿童节，

劳苦儿童的日子，

来来来来来！

参加参加革命的战争，

拥护拥护我们的红军。［４］１１

在这里，“儿童节”的反复和 “来” “参加”

“拥护”等字词的重叠使这首歌谣具有一种明快的

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了儿歌的韵律美，契

合了儿童对于节奏感的要求。再看 《儿童节歌》

的第三节：

儿童节，儿童节，

劳苦儿童的日子，

来来来来来！

改善改善我们的生活，

学习学习共产主义呀！［４］１３

通过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节

在句式的排列以及词语的运用上都有意识地运用了

反复。两节前三行的字数和内容完全相同，后两行

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词语的组合排列上具有明显

的相似性。这种反复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整首

歌谣的节奏感。

此外，红色儿童歌谣还通过字词的押韵来表现

节奏，例如 《儿童团》：

背根小木杆，

去当儿童团，

站在十字口，

遇到路人就要盘。

盘什么？

盘身份。

是红军，请过去；

是白军，

赶快报告暴动团。［４］５６

在这里，“杆”“团”“盘”的韵母都是 “ａｎ”，
相同的韵脚使歌谣念起来富有节奏感。

如果把红色儿童歌谣和传统童谣相比较，不难

看出红色儿童歌谣在节奏感上对传统童谣的承接和

借鉴。以流传在江西的传统童谣 《排排坐，歇鹅

鹅》为例：

排排坐，

歇鹅鹅，

鹅提水，

鸭洗菜，

磨快刀子割韭菜。［５］１００

童谣通过叠字 “排排”“鹅鹅”的运用，表现

出明显的节奏感。另外，最后两句尾字都是

“菜”，韵脚的相同也使童谣念起来富有韵律。

对传统童谣的借鉴，使呼应时代需求的红色儿

童歌谣和儿童文学传统建立起了历时性的联系，歌

谣因此呈现出儿童化的倾向。不过，具体探究其内

容，不难发现红色歌谣和传统歌谣的千差万别。传

统歌谣往往以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如 《排

排坐，歇鹅鹅》虽然写的是游戏，但是表现的仍

然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场景。而红色儿童歌

谣侧重表现的是革命的生活和场景。例如上面提到

的 《儿童节歌》和 《儿童团》所表现的是儿童参

与革命的场景。

二、革命豪情与儿童心理需求的契合

儿童文学的创作是以契合儿童的身心需求和审

美特点为前提的，儿歌也不例外。儿童在现实生活

中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们有一种渴望证明自己的力量

的愿望。他们喜欢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自身的力

量被赞扬、被肯定。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

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

的小说 《埃米尔擒贼记》，作品中的孩子们凭着自

己的能力最终抓住了那个大盗贼，而且还得到了一

千马克的奖励。这样的结局充分地肯定了儿童的力

量，激发了儿童的自信心。可以说，对儿童心理需

求的准确把握使 《埃米尔擒贼记》获得了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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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红色儿童歌谣在当时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

也和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有一定的关联。红色儿童

歌谣的主要功能是宣扬革命，所以歌谣里充满着革

命的豪情和战斗的激情，不过，这种革命情感的抒

发同时也契合了儿童独特的心理需求。例如 《不

怕拳小》：

小弟弟，年纪小，

常恨自己气力小，

他说土豪高又胖，

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

我说弟弟莫心焦，

不怕拳头小，

只怕拳头少，

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

要把土豪打成泥。［４］６１

这首歌谣以对话为主，小弟弟显然是一个幼小

的儿童，他对自己的力量表示出一种怀疑，而

“我”则以满怀的革命豪情鼓舞小弟弟 “不怕拳头

小，只怕拳头少”，让小弟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尽

管微薄，但是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汇入集体中，形成

一股强大的力量，最后一句 “千千万万的拳头团

结起，要把土豪打成泥”，就是对小弟弟的力量的

一种充分肯定。于是，歌谣一方面满足了孩子内心

渴望证明自我能力的心理，同时又实现了号召大家

投身革命的政治功能。又如 《我们都是小孩》：

我们都是小孩，

帮助红军砍柴，

鼓动年青哥哥，

去打反动派。［４］１７

这首歌谣开头就点明 “我们都是小孩”，紧接

着肯定和赞扬了孩子的力量。“我们”虽然由于年

纪小，不能去上战场，但是积极自觉地承担起了自

己力所能及的任务来支持红军的战斗，不仅如此，

还热情地鼓动哥哥去参加战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四

句话，却以一种革命的激情传达了孩子小小的身躯

里蕴含的能量。

三、革命目标和儿童理想的契合

西方的传统民间童话中，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在

小伙子当上国王、娶得公主或者小姑娘幸福地和王

子生活在一起的辉煌时刻定格，中国的古典童话也

不例外，蛇郎如意地得到了爱自己的姑娘，小伙子

最终和田螺姑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灰姑娘叶限如

愿地成为了陀汗王的上妇……总之，在这些作品

中，一定会有某一种身份或者某一个处所契合了人

们内心的渴望，给人信心和勇气。这也是传统民间

童话能够穿越漫长的岁月依然得到人们，尤其是孩

子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红色儿童歌谣里，创作

者把民间童话的这一特点巧妙地和革命历史风云的

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在歌谣中也预设出一种身份或

者处所吸引儿童并引导、鼓动儿童去追求。不过，

红色儿童歌谣里所预设的身份和处所不是民间童话

里类型化的国王、王妃以及抽象化、概念化的幸福

乐园，取而代之的是具体明确的、具有强烈时代感

的两个目标：一是红军的身份；一是苏维埃政府。

（一）身份的置换

例如 《当红军》：

八月桂花香，

九月菊花黄，

哥哥当红军，

弟弟上学堂，

当红军，

打敌人，

工农群众得解放。［４］３１

这首歌谣预设的目标非常明确：工农群众要想

得解放，就要去当红军。弟弟由于年纪小所以上学

堂，但是年轻的哥哥去当红军了。这无疑给弟弟树

立了榜样，确立了目标。又如 《响起鞭炮来欢

迎》：

远远红旗走的近，

原来都是赤卫军，

爸爸急忙走进屋，

响起鞭炮来欢迎。

我和弟弟门前站，

拍着小手来欢迎，

我拉爸爸衣角说，

长大也要当红军。［４］３７

歌谣以场景的描写为铺垫，然后通过最后一句

孩子热切的语言表达了孩子的愿望和理想，这恰恰

是革命战争年代中迫切的时代要求。在当时的苏

区，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兵力的缺乏，扩红运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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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重要政治任务，所以动员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是时

代的需求。红色儿童歌谣自觉地承担起了这项时代

任务。如果说在民间童话里，“当上国王是自我实

现的象征”［６］９２，一个毫不起眼的穷小子最终当上

了国王的结局极大地满足了儿童的理想和愿望，那

么在红色儿童歌谣里，去当红军则成为理想实现、

自我完成的标志，这种身份的置换符合了革命年代

的要求，同时歌谣里勾勒的红军形象也满足了孩子

实现自我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置换是以夸赞红军、

确立红军在孩子心中的英雄形象为前提的。如

《当红军》的最后两句指明了红军是打敌人、解放

工农群众的英雄；《响起鞭炮来欢迎》里则写出了

红军是受老百姓欢迎和爱戴的人。此外，还有不少

歌谣描写了红军的神勇，例如 《红军来了真正好》

里写道：“红军来了真正好，狗军阀，没命跑”；

《红军来了》里写道： “地主官僚夹起尾巴跑，神

气威风没有了”。所以，在红色儿童歌谣中，红军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神勇的、受人爱戴的英雄形象，

当红军就意味着理想和愿望实现。

（二）处所的置换

除了身份上的巧妙置换之外，红色儿童歌谣还

对处所进行了置换。幸福生活的乐园不再是那个虚

无缥缈、遥不可及的王国，而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建

立起来的苏维埃政府。所以，红色儿童歌谣以满腔

的热情积极歌颂苏维埃政府，把它设为一种理想的

处所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例如 《来来来》：

来来来，

工农兵，

快起来！

怕什么？

国民党，

挨户贼。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４］３４

歌谣以简短、明快的语言号召人们去建立自己

的政府———苏维埃。在当时的苏区，苏维埃政权是

人们心目中最理想和最完善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

府是人们渴望幸福自由生活的愿望的集中投射，也

是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在红色儿童歌谣里有不少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描述。例如 《红军叔叔真正好》

里 “分了田地生活好，我们儿童上学校”； 《红军

来了》里的 “分了粮食又分田，农民心里真是

甜”；《红军好》里的 “分了田地分牛羊，穷人生

活大提高”； 《喜鹊叫》里的 “伢儿大小把衣拉，

男女老少哈哈笑”；《夜夜光》里的 “共产党，好

主张。抗租债，不纳粮”等等。一方面，这样的

描述符合了当时巩固新生政权的时代要求，同时鼓

舞人们为未来的幸福生活而积极战斗；另一方面，

这种和谐美好的生活描写也符合了儿童对真善美世

界的渴望，这个理想的处所就像王子和公主永远幸

福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王国一样对孩子充满了吸引

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儿童，是

因为作者建立了一个符合儿童理想的真善美世界。

红色儿童歌谣描绘了人们在苏维埃政权下美好和谐

的生活，既契合了儿童对真善美追求的接受心理，

又在儿童的内心确立起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和向往。

当政治宣传与儿童自我实现的理想巧妙地结合

起来时，红色儿童歌谣在呼应时代号召和满足儿童

自我实现的理想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歌谣追求

的不仅仅是表现儿童天机活泼的真善美，更侧重的

是充满革命豪情的雄壮美。所以说，红色儿童歌谣

尽管自觉地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政治使命，但是其

根基仍然体现了儿童文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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